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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启东的办公室里坐着

不少人，房门像烟囱一样往外
吐着烟雾。许半夏没有进去，
在门口等着郭启东转过眼来，
与他打个招呼，又指指裘毕正
的办公室，这才离开。相比之
下，裘毕正那里虽然冷清，不
过另有一番旖旎。一个年轻的

女孩子，大概是出纳文员之类
的，正细声细气地教着裘毕正
用电脑。红袖添香，似乎古往
今来的男人都是很喜欢这个
调调。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许

半夏一直这么认为。
裘毕正当然也不会觉得

难堪，一见许半夏便吩咐那个
女孩出去倒茶，裘毕正对人之
热情是业内公认的，都说他很
爽，像个大哥样，就是肚子里
的墨水太少，所以到一定地步
后就不能上进。“小许，怎么
有空过来？难得啊。”

许半夏笑道：“我那里海
涂上面翻了一只机油船，废
机油的气味熏得人头痛，所
以跑出来避难。”

裘毕正却笑道：“都说你
喜欢看厂看设备，是不是听
说我这儿有条新生产线上

马，等不及来看了？走，我陪
你去看看。”

许半夏看了眼裘毕正的
白色凉鞋，笑道：“还真不能
在老江湖面前打马虎眼，一眼
就被裘总看出了我的用心。不
过裘总穿得那么整齐，还是别

亲自下车间了，叫个人……”
裘毕正哪里知道许半夏

此行目的，还以为自己真猜
对了，得意地起身道：“咳，
你还跟老哥我客气，咱们谁
跟谁啊。已经好几个人来看
过了，赵总也来过，看了都说

好，郭启东到底是搞技术出
身的，上条新线别人要半年，
他三个月就好。”

主人既然那么热切地要
献宝，你要是不给他展示的

机会，他憋在心里还难受，所
以许半夏笑嘻嘻地跟着裘毕
正下车间去了。果然，簇新的
一条生产线正运转着，灯光
也是新的，所以很亮堂。不过
许半夏从机尾看到机头，心
里犯疑：为什么少了一道原

料平头的工序？看工人上料
时，原料都是预先平头过的。
按说郭启东是个很懂行的
人，他应该明白在线平头的
话成本不知要节约多少，按
常规来说，他不应该会忘记

添加这一道工序。许半夏揣
度这其中一定有鬼，所以对

此不予置评，只是连连夸说
这条生产线上得好，本地目
前这种产品正缺，上了这条
生产线保证稳赚不赔。

只是裘毕正听了皱眉
道：“可能是刚上新线，成本
一直下不来。我又不知道问

题出在哪里，不过据说新生
产线上去，不赔已经算好了。
一般新线都会出不少废品
的，我们起码废品不多。”

许半夏只在心里隐隐有
个谱，不过还没证据，即使有
证据也不会说出来，现在对

她来说，郭启东比裘毕正要
紧。所以只是笑嘻嘻地道：
“可不是，小陈吊着脖子等着
从裘总这儿收废品，他现下
不知多失望。”

裘毕正听了呵呵地笑，
一看手表，道：“小许，你晚

上没饭局吧，我们一起吃饭，
我叫上冯遇。”

再上办公室时，郭启东那
儿的人已经走掉一大半，裘毕
正站在门口道：“阿郭，晚上
你别安排，我做东请吃饭。”

许半夏不知道这话听在

自主意识极强的郭启东耳朵
里是什么感觉，不过见郭启
东笑道：“好啊，你们等着，
我叫一下赵垒，看他有没有
空。”说完就拎起电话。裘毕
正在旁边候着。

许半夏趁机出来，到一僻

静处给童骁骑打手机：“阿
骑，你最近有没有给郭总的公
司运过这种规格的材料。”说
完便报了个大致规格给童骁
骑，又问：“运到哪里了？”

许半夏的声音不可能大，

免得被郭启东或裘毕正听见，
但童骁骑正在车上，大卡车上
面的噪音太大，听不清楚，在那
一头连连问什么。许半夏干脆
关掉手机，发短信给童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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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益三这个学习小组

里，现在有梁培璜、陈长捷、林
伟俦、黄维等人。这五个人先
前并不相识。董益三属军统，

梁培璜是阎锡山旧部，黄维是
陈系将领，陈长捷和林伟俦虽
在天津共事，但他们也是那时
才认识。陈长捷是傅系军官，
1948年 6月从西北调来天津
任警备司令，林伟俦是“中央

军”，1948年12月率62军来
津作防守部队。人不相识是不
便交心的，虽然他们都是为了
“效忠党国”而走到一条胡同
里。陡然打破沉默的是黄维。

事情发生在董益三读完
《四大家族》之后。黄维坐在
大通铺的一角，背靠在墙上，

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
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
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
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
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
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

就是毛泽东一家的。”董益三
一听，眉头竖起来，对着黄维
厉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
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
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
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林伟
俦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

对着黄维冷冷一笑，陈长捷依
旧坐在桌旁两眼朝下，纹丝未
动，而黄维却眼皮一合，索性
将头也靠在墙上，开始他
“战”后的小憩了。

“站起来！”董益三命令
黄维。

“对，斗他！”梁培璜站起
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黄
维终于懒洋洋地站起来。他瞥
了一眼董益三，轻轻在鼻子里
“哼”了一声。董益三见黄维

站了起来，火气也就消了一
半，他狠狠地训了黄维一通，

警告他若是继续坚持反动立
场，与共产党为敌，只有死路
一条。并叫他在思想上彻底反
省，尽快写出检讨材料来。此
时距午饭时间不远，梁培璜批
判了几句，林伟俦奉劝了几句
之后，小组学习至此休会。

黄维的午饭照常吃得很
饱。饭饱之余，他没有照常入
睡。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东西。
东西是写在管理处发的学习
笔记本上的。黄维刚刚搁笔，

适逢梁培璜从屋外进来，他以
为黄维在赶写检讨材料，忍不

住侧身去看个究竟。待他定睛
看时，白纸上面，两行十四个
黑字赫然在目———龙困浅滩
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后大怒，他要黄

维立即回答他，“虾”指何人？
“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
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
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
缓。董益三虽已上床，但未入
睡，此间他霍然翻身而起，一
言未发，从桌上拿起黄维的笔

记本，翻阅之后，箭步向前，重
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这
时，不，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
这时才显露出将军的气魄，只
见他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
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
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疾手

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
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
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
出了。

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
理员闻讯赶来。管理员一反音
调低微、语态和蔼的常态，通

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
将继续的“内战”。

不到十分钟，管理员伴同
姚处长走进了这条胡同。这位
功德林的最高负责人，表情依
旧平静，但是话语格外严肃。
他在听完了董益三、梁培璜、

黄维以及目击者林伟俦和陈
长捷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指
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
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
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而打人
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
定的。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

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
久以后，在他们获赦释放离开
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
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AABCD

参观剑桥大学，我留下

了很深印象。虽然我希望张
艮有朝一日能进剑桥，但是
现实告诉我，我的愿望几乎
是奢望，从曼思桥小学到剑
桥大学，谈何容易。

不管张艮能否去剑桥，
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

人。只要他身体好，我们给予
正确引导，他会进步很快，我
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参观剑桥后，我没有跟张艮
再提及过剑桥大学。

张艮慢慢地适应了在英
国的学习，特别喜欢上哈利

博先生的数学课。哈利博先
生除了教教学大纲规定的内
容外，也教一些更深入、更广
泛的知识。

十年前，英国的小学刚刚
开始教一点计算机知识，学校
里有计算机，供学生上机练

习。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先进
的计算机网络，学校的计算机
都没有联网，也没有微软的操
作系统，而是用DOS操作系
统，所以用计算机操作不像现
在这样方便。由于我们家里有
计算机，所以张艮对计算机比

较熟悉。张艮数学知识较其他
同学超前，所以他对计算机知
识容易理解，也感兴趣。那时
英国小学计算机课的师资不
足，哈利博先生也兼任张艮他
们的计算机课老师，他知道张
艮对计算机比较熟悉，上计算

机课时，他让张艮带一部分同
学上机练习。

有一天上计算机课时，计
算机突然不工作了，哈利博先
生又不在，代课老师不知怎么
办。同学告诉她，张艮懂得计
算机，她就把张艮叫来帮忙。

原来是每一个同学用了计算
机后都没有退出，所以计算机

的内存很快就用完了，计算机
也就不工作了。张艮关闭了一

些用户后，计算机工作又正常
了。这位老师感到很惊奇，与
张艮交谈后，发现张艮的计算
机知识比她还要多。那天放学
后，张艮带回家一张老师的条
子，是那个计算机代课老师给
我们的。她要张艮每天放学

后，留下来帮助她补习一些计
算机知识，要晚一点回家。

有一段时间，张艮用计算
机几乎着迷。他很难得玩游
戏，但对计算机的原理、操作

系统和编程序都很感兴趣。我
觉得用计算机太多对身体和

眼睛不好，所以想限制他用计
算机的时间。为了防止他用计
算机太多，我离开家时，就把
计算机的电源连线藏在一个
地方，我回到家后再把电源连
线拿出来。后来，所有可以藏
的地方都用遍了。

在英国，学生要参加三
次阶段统考。小学生要参加
两次，一次是七岁，一次是十
一岁离开小学的时候。第三
次是十四岁初中三年级的时
候。阶段统考只考三门课程，
英文、数学和科学。所有阶段

统考的学科分为八个级别评
估。大多数七岁小孩可以达
到二级，大多数十一岁小孩
可以达到四级，大多数十四
岁小孩可以达到五级或六
级。如果十一岁小孩可以达
到五级则超出平均水平，可

以达到六级则特别突出。
张艮来英国时七岁半，没

赶上七岁的阶段统考。他只参
加了十一岁时离开曼思桥小学
时的阶段统考。十一岁时统考
的平均成绩是四级，所以每个
学生都参加四级和五级的考
试，如果要考六级就要申请。我
们曾要求学校让张艮参加科学

六级考试，但他的科学课老师
不同意，说他没有教六级的内
容，认为张艮不会通过六级。

哈利博先生很支持张艮考
数学六级，这样张艮参加了英
文、科学的四级和五级考试，参
加了数学的四级、五级和六级

的考试。阶段统考成绩公布后，
他的英文是四级，科学是五级，
数学是六级。由于张艮的数学
成绩特别突出，学校特制了一个
数学奖牌表彰他，奖牌正面刻有
“Gen ZhangMathemati-
cianoftheYear1997”（张艮

一九九七年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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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天是有预兆的。

车开上高速路没多久，
玻璃上就趴满了一团团污
渍。一只只蝴蝶、飞蛾，前仆

后继、疯狂地撞上来。刮雨器
根本不顶事，污渍牢牢地粘
在玻璃上，活像那些蝴蝶、飞
蛾不愿散去的阴魂。可以的

话，樊松子恨不能闭上眼睛
开车。

客人在宜昌下车后，樊
松子找了水，忍着恶心，用抹
布仔细地擦前窗玻璃。不知道
别的车是不是这样。她很少跑
长途，尤其是这个季节。乍一

面对这缤纷而惨烈的景象，她
不禁暗暗心惊。蝴蝶是生命，
飞蛾丑点，也是生命，它们为
什么要不管不顾地一头撞死
在车窗玻璃上。她感觉像是自
己谋杀了这些生命。

樊松子在宜昌长途车站

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等到回
荆州的客人。心情越来越烦
躁，她再等不下去，只好空车
返回。

一上高速路，手机就响
了。铃声是蔡琴的《月亮代表
我的心》。樊松子最喜欢的一

首歌。
电话是老宋打来的。樊

松子听出他的声音有点抖。
“你在哪里？”“红星路。”这
回答脱口而出，樊松子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撒谎。“那你赶
紧回家一趟。”樊松子突然发

现老宋的声音挺苍老的，尽管
已快五十岁的他看起来不过
四十出头的样子，可声音比相
貌更忠实于实际的年龄。

这时候让她回家，会是
什么事。老宋很少在这时候给
她打电话，他根本很少给她打

电话。樊松子定一定心情，从
容说：“我在高速路上，可能
还有半个小时下来。”

“那，你慢慢开。”老宋
沉吟一下，语调缓下来，“没

什么着急事。我在家等你。”
末一句透着体贴。樊松子撇一
下嘴，每次老宋要和她谈离婚
时，都显得特别体贴。这种带
有表演性质的语调，已经不能
打动她了。

刚挂电话，樊松子的电

话又响了。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

松子！遭孽喔，妈一听就晕了，
松子，成成现在在哪里？听说
还在抢救？不会有事的，阿弥
陀佛，不会有事的……”尽管

声音严重变形，樊松子还是听
出来是大姐。

她脚下刹车，左手打方
向盘，车歪上紧急停车道。樊
松子将手机从右耳换到左耳，
几乎在吼了，“大姐，什么事？
成成怎么啦？”

那边一下寂了声。良久，
传来大姐虚弱的声音，“成成

出了点事。老宋，他、他还没告
诉你吗……”

联想到老宋的那句“我
在家等你”，樊松子的身子不
禁发起抖来。老宋要告诉她
的就是这个吗？成成到底怎
么样了？是开车出了事吗？有

多严重？老宋为什么没呆在
医院里？樊松子用手握住操
纵杆，想将车启动，可她的手
抖个不停，仿佛一点劲也使
不上。

她的意识很清醒。不行，
我要马上赶回去，成成肯定还

在抢救。身体却不听使唤。她
死死地盯住车窗玻璃，那上面
趴满了蝴蝶和飞蛾留下的污
渍，脏极了。

二十分钟后，一辆警车
“呜啦呜啦———” 甩着警灯
停在了樊松子的车后。他们

接到了一位司机的报警电
话，说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
士，司机像是个女人，她一动
不动趴在方向盘上，不知出
了什么事。

巡警拉开车门，拍拍女人

的肩。女人缓缓抬起头来，年
轻巡警看见了一张泪渍斑驳
的脸。他小心翼翼地问：“请问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女人迟疑一下，说，“你
能不能把我拖回去？我现在一
点力气都没有。”

年轻巡警以为女人差点
撞上路边护栏，吓破了胆。将
女人送到家，他才知道女人的
儿子出了车祸，肋骨全部粉碎
性骨折。


